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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地下室的国家记忆

在杨国庆的熟肉铺，有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地下
室。

打开灯看，里面的陈列让人震撼。
2000多枚生锈的子弹整齐地排放在展板上，带着弹孔

的钢盔静静地躺在旁边。日军制式的防毒面具和军用水壶
摆在架子的下手，旁边挂着1把已经锈蚀的日本军刀。

野战山炮的炮弹冷冷地矗立在门边，顺着它看去，
在房屋的正中间，是一个简陋的作战台，杨国庆那幅绘
着小红旗的南口山区地图就躺在上面。昏黄的灯光洒在
台上，似乎在诉说着过往的峥嵘岁月。开灯的一瞬间，安
静的地下室里仿佛有了千军万马，军号声、枪炮声、硝烟
弥漫的战场如幽灵般在脑中浮现并回荡，挥之不去。

在展厅的正前方，有一个用废旧子弹壳摆出的大大
的“魂”字。

“现在昌平的军队和学校也邀请我去讲课，我主要
给他们讲中国人的魂。”杨国庆说，“所谓‘魂’，我的理解
是对民族魂、军魂和灵魂的追思。12年的挖掘工作让我

认识到，我们的军人在任何时期，都勇往直前，死国无
憾。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死亡是我们无法
回避的。重要的不是要哀悼死亡，而是要纪念、要铭记，
要表达我们对烈士的敬重和追思。”

12 年来，杨国庆走遍了南口山区几乎所有的山头，
几乎寻访了山里每一个村落，不惜大量消耗家里微薄的
财产以支撑自己的寻访和挖掘之路。最终从山里挖出
3000多件遗迹，把历史本真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

2016年 5月，杨国庆在上山寻找遗迹的途中腿部受
伤，手术之后，腿脚已经不再灵便了。12年的时间，把他
从一个激情洋溢的壮汉变成两鬓发白的老者，他把自己
人生最精华的时光献给了再现抗战历史的事业。

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
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在观看习主席讲话直播时，杨国庆哭了，哭得很开心。
“折戟沉沙铁未销”，长城砖下，山河依旧，而中国人

民对于抗战英雄的追忆，也如那黛色青山，与天地相连，
绵绵无尽。

中国铁路机车发展历经蒸汽时代（烧煤）、
内燃时代（烧柴油）、电力时代和动车组时代，如
今，“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已奔驰在中国大
地上。原郑州铁路局局长徐宜发，不仅作为管理
者，更作为亲历者，驾驶过四种火车机车，见证

了铁路的变迁。“我从小就喜欢火车头，整天围
着它转。”说起自己的故事，徐宜发一脸幸福。

1968年，19岁的徐宜发从郑州铁路司机学
校毕业，在江岸机务段出乘蒸汽机车。当时，蒸
汽机车是中国铁路的主要牵引动力，它利用蒸
汽机，把燃料里的热能最终转化为机械能，使机
车运行。徐宜发先从司炉做起，负责给蒸汽机车
添煤烧火。“蒸汽机车的驾驶室只有几平方米，
又小又热，夏天时室内温度更高。”徐宜发说，每
天不停挥舞手中铁锹，将十几吨煤抛入锅炉，整
个人都被热浪与煤灰包裹着，“身上又是煤，又
是汗，下了班倒在床上像散了架似的”。1973年，

徐宜发被调入郑州机务段，提升为副司机。他一
有练车的机会，便驾驶着蒸汽机车在郑州至三
门峡间穿梭。

徐宜发还记得开内燃机车时，是1975年
底。那时，他成为郑州机务段首批“代务司
机”，登上了火车司机的宝座。从蒸汽机车转
为内燃机车，机车司机的工作也发生革命性
变化。由于内燃机车依靠柴油牵引动力，驾驶
室里不需要司炉加煤加水。驾驶室内也明亮
宽敞，司机操作时视野开阔，既方便又安全。
新型号机车的运用，也给司机带来了新的技
术挑战。为了尽快摸透机车性能，徐宜发每天

下班后，都研究内燃机车教科书和电路图到
深夜。他很快便掌握了机车的操作方法和原
理，能得心应手地处理机车常见故障。

1990年，41岁的徐宜发再次转型成为电
力机车司机。这一年，郑州机务段完成了电气
化改造，京广线开始使用“韶山”型电力机车。
电力机车通过电力驱动，列车行驶时产生的
噪音减弱，轨道更新为无缝钢轨，旅客几乎感
受不到颠簸。此时，徐宜发是郑州机务段段
长，他常常跟车学习驾驶技术，在检查任务
时，还会试开一段路。“以前，内燃机车有个柴
油机‘轰隆隆’响个不停，车厢内总是油乎乎

的。现在，电力机车的性能好、噪音小，车厢内
干净整洁，令人眼前一亮。”徐宜发说。

2007年初，郑州铁路局盼来了第一列“和
谐号”动车组。4月4日，58岁的徐宜发驾驶“和
谐号”动车组在郑州至小商桥间，进行提速试
验，动车时速为254千米。“和谐号”动车组在郑
州正式运行，徐宜发比谁都高兴，“‘和谐号’动
车组节能又环保，‘一溜烟’似的在绿色大地上
划过，可比40年前的蒸汽机车跑得快多了”。

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从电力机车再
到高速动车组，这些不同型号的机车，陪伴
徐宜发走过漫漫人生路，同时，也见证了中
国铁路由“追赶者”变为“领跑者”的艰辛历
程。如今，“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诞生，
68岁的“老铁路”徐宜发提笔写下：“中国高
铁传喜讯，复兴动车
展翅飞。兴路强国攀
高峰，人民铁路为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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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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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
紧密相连。近代以后，由于封
建统治腐败、国力衰弱，中华
民 族 陷 入 深 重 苦 难 。19 世 纪
40 年 代 初 ，区 区 一 万 多 英 国
远 征 军 的 入 侵 ，竟 然 迫 使 有
80 万军队的清朝政府割地赔
款、割让香港岛。鸦片战争之
后，中国更是一次次被领土幅
员和人口规模都远远不如自
己的国家打败，九龙、“新界”
也在那个时候被迫离开了祖
国怀抱。那时的中国历史，写
满了民族的屈辱和人民的悲
痛。只有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

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新
中国之后，中国人民才真正站
立起来，并探索开辟出一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光明道路。上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我们进
行改革开放，经过近 40 年努
力，开创了中华民族发展崭新
局面。

——摘自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2017年7月1日）

背景资料
香港割让：1841 年至 1898 年期

间，清朝政府在英国的武力威逼下，
先后三次与英国签定不平等条约，分

别割让香港岛、九龙半岛及租借新界
（包括新九龙）给予英国，成为英国殖
民地。

香港割让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
段。

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
年至 1841 年）被英国打败，被逼于
1841 年签订《穿鼻草约》，将香港岛
割让予英国。1842年，清朝与英国再
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正式成为英
国的殖民地。这次战争，是中国由独
立的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近代
史的开端。

清朝再于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
年）被英国与法国的联军打败，被逼
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界限街
以南部分纳入香港殖民地，交由英国

管治。
1898 年，英国再逼使清朝签订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九龙半岛
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方及附
近二百多个离岛，成为香港殖民地的
一部分，为期99年。在清朝政府力争
之下，九龙寨城的管治权并没有交给
英国。

直到 198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英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确定
1997年 7月 1日起，香港主权将移交
至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
此 举 标 志
着 香 港 的
殖 民 地 时
期 正 式 结
束。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千年前，民族英雄岳飞写下这首墨意淋漓的《满江红》，放眼山

河，满腔热血。这首词也道出了古往今来流淌在国人血脉里的民族
精神。林则徐有一句诗说得更贴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
趋之”。

这就是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任时光飞逝，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有变，唯有爱国之心永恒。就像

80年前那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全面战争一样，4万万同胞同
仇敌忾，上千万军队团结一心。从北京到云南，中国军队在华夏大地
上前后与日军展开了22场参战人数上百万人的大型会战。从敌前到
敌后，杀声震天，血流成河。如今，荒草埋没了战场，老兵也所剩无多，
历史似乎已离我们远去。

但是时间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在北京市昌平区一家熟肉铺的
地下室里，有一个小型的历史博物馆，馆里架子上带着弹孔的残破
钢盔、2000多发被打出的锈蚀子弹以及仍然残留着斑斑血迹的军
刀还在讲述着当年的故事。

这是一个北京郊区农民用12年时间打造出的历史相册。直到现
在，这位农民还在路上奔波，努力告诉世人：历史，依然在我们身边。

长达12年的战场寻迹

昌平农民杨国庆今年54岁了。
54岁，对于一个人是什么概念？孔子曾说：“五

十而知天命。”对有些人而言，54岁，已到了对自己
人生下定义做总结的时候了。可是杨国庆不这么
认为，因为他还有事情没做完。这件事在他看来非
常重要，甚至是“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事情”。

杨国庆想在家里开一个抗战历史纪念馆。
“为什么我的博客叫‘南口战役纪念馆杨国

庆’，是因为多年来我一直有这么个心愿，在我的家
乡昌平建一个实实在在的南口战役纪念馆，把我
多年来在南口战役战场上挖掘出来的历史遗物陈
列出来，让后人不要忘记那一段光荣的历史。”

杨国庆并不是历史学专家，也不是军事迷。事
实上，他只是一个熟肉铺的小老板。老杨平时最大
的爱好，就是去山里徒步，他在青藏高原登过山，也
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穿越过热带雨林。改变他人
生的是2005年的那个夏天。那年夏天，他在家门口
的南口山区野游时，在土里发现了一枚子弹壳。

“我家门口还打过仗呢？”老杨狐疑，“我以前
怎么不知道？”

老杨有一个优点，就是一旦好奇心被激发，就喜
欢刨根问底。这次也一样，他拿着子弹，找到昌平当地
的文物专家鉴定，又找山下的村民打听。终于，他知道
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自己家门口，还真打过仗。

这场名叫南口战役的
仗，是“七七事变”之后，中
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在北京
地区正面交锋的第一战。
战事异常激烈，但在日军
以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
攻击下，装备落后的中国
军队被迫撤退。日军最终
得以越过长城，进逼山西。

1937年8月31日，中
国共产党编辑出版的《解
放》周刊第1卷第15期，有
一则短评对这场战役做出如下评价：“这一页光荣
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
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它本该长久地活在咱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可是42岁的我在那之前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家门
口有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杨国庆意
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要让当年的战争遗
迹重现世间，让更多的人知道南口战役，去铭记
历史，去缅怀英烈。

于是，从2005年到2017年，杨国庆走遍了南
口山区 22 个山头，走到已经被荒草掩埋的老长
城脚下，踏进满是荆棘的荒草丛中，寻找战场的
遗址，挖掘战争遗迹。在他家里的地下室中，有一
幅他手绘的南口山区地图，几乎每一座山头上都
画着一个小红旗——那是杨国庆去过的地方。

坐在村头的抗战老兵

“格格鸣～”
几声鸡鸣打破了村头的沉静。
这里是河南省洛阳市远郊的一处小山村。在村

头一个老旧的竹椅上，坐着一位老人。
他的衣衫破旧，两鬓斑白。胸前佩戴着两个闪

闪发光的奖章。
他就那么安静地坐着，一动不动地看着远处

的大山，太阳正在那里慢慢西斜。
时间似乎已经把他遗忘在这大山里。
老人名叫刘宗玉，今年100岁。作为南口抗战

仅存的几位老兵之一，刘宗玉的身体还算硬朗。
在他97岁生日的时候，还可以吃一大碗白面条，
高兴时可以喝一整瓶啤酒。

2008 年，杨国庆第一次找到了老兵刘宗玉
时，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就是穿着个破棉袄坐
在村头，看见我来了跟我打招呼。”杨国庆说，“老
人家里不富裕，我去看他时他棉袄里的棉花都往
外翻，每个月生活费不超过300块钱吧。”

“老人跟我说共产党好，今年过年还给我发
了一壶油，党的关怀我感受得到。”杨国庆说到这

里，眼泪止不住往外流，“然后他说，汶川地震了，
我也没钱，我就捐10块钱吧！”

杨国庆的到来让刘宗玉感到欣慰。在老家的
村子里生活了数十年，岁月久远，当年抗战轰轰
烈烈的历史记忆对他而言如天上渐渐消散的白
云。随着时光的流逝，已模糊在记忆深处了。家人
有时候会问起自己的过去，可是刘宗玉已经不愿
意说了，太久太久了，久到他以为所有人都忘了，
他自己好像也忘了。

来看刘老的杨国庆，给老兵戴上了两枚纪念抗
战胜利的勋章。刘宗玉如获至宝，在戴上的瞬间老泪
纵横，“我以为大家都忘了，原来你们还记得……”

兴奋之余，老兵激动地唱起了当年在南口战
场上杀敌时的军歌：

“咚咚嘞，战鼓声。潇潇嘞，战马鸣。杀，杀，
杀，把敌人杀干净。杀，杀，杀到日本东京！”

杨国庆说：“你说历史是什么？抗日战争的历
史又是什么？是写在史书里的文字？是埋没在荒
草堆里的战场？还是这些经历了战争活到现在的
人？如今，老兵在一个一个凋零。战场如果没人去
寻找，就算有人到了打仗的地方，又有谁知道自
己脚下就是当年中国士兵搏杀的阵地呢？而历史
的文字，读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图为杨国庆在北京市郊区的南口山区挖掘抗战遗物图为杨国庆在北京市郊区的南口山区挖掘抗战遗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俊峰杨俊峰摄摄

图为徐宜发在驾驶动车组图为徐宜发在驾驶动车组。。

图为杨国庆花图为杨国庆花1212年时间在自家地下室打造的南口战役纪念馆年时间在自家地下室打造的南口战役纪念馆。。 杨国庆杨国庆摄摄

图为南口战役纪念馆馆长图为南口战役纪念馆馆长杨国庆杨国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俊峰杨俊峰摄摄


